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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娱乐

近日，刚刚首演的广州市杂
技艺术剧院当代杂技剧《化·
蝶》，在广州大剧院“5G 智慧剧
院”完成了“8K+VR”的精彩选段
拍摄。超高清近距离的 VR 镜
头，将这场杂技技术与视觉艺术
完美结合的盛宴记录了下来，而
广州大剧院数字剧场也进入了新
常态运作阶段。

作为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出品，广
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演的最新舞
台艺术作品，大型当代杂技剧
《化·蝶》实现了杂技从“技”到
“剧”的跨越。该剧由吴正丹魏
葆华夫妇担纲，首次以杂技剧形
式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
《梁祝》，让古老爱情故事绽放出

现代美感。《化·蝶》在舞美设计
上 运 用 大 量 线 条 与 圆 形 的 组
合，同时结合 3D 投影 AR 视频
等技术，打造了仙境般美轮美
奂的写意景象，将化蝶绚烂与
缥渺淋漓呈现，给予观众无尽
的想象空间。

舞台上独特的艺术效果让
现场观众惊艳，但《化·蝶》主创
团队的创新不仅限于此，还通
过广州大剧院“5G 智慧剧院”
数字剧场，借助华为超高清视
频技术赋予杂技演出新的展现
形式，带给观众传统镜框式舞
台之外的视角。《化·蝶》中 4 段
极具技巧性、艺术性的经典片
段，通过“8K+VR”超高清视频
技术进行了录制，向观看者近

距离呈现出杂技艺术的内核及
精髓，让观众感受到身临其境
般震撼的场景。

当 180 度超高清 8K 广角镜
头锁定每一帧唯美画面，表演者
的动作细节、表情变化都被全方
位立体记录，高杆、空竹、抖杠、
肩上芭蕾等高难度动作，分毫不
差地被裹进VR镜头中。险中求
稳、动中求静的高杆技巧将“破
茧成蝶”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
致；充满技巧性的空竹随着步法
在空中舞动翩飞，犹如梁山伯与
祝英台悄然生长的情思；爆发力
极强、难度极高的抖杠则凸显了
马文才棒打鸳鸯的残酷；肩上芭
蕾轻灵的足尖刻画出“生死相
随，皆缘和你永远徘徊缠绵”的

细腻情感，将“旷世蝶恋，只为在
你肩头片刻停留”的深情传递给
观众。

此次录制也给了杂技演员们
全新的体验。录制过程中，演员
满怀好奇地从监视器及VR眼镜
中看到他们表演的超高清现场，
如同就坐在自己面前，动作、服
饰、妆容以及表情都看得一清二
楚，他们感慨以后表演一定要更
加注意自己的表情管理。

据悉，广州大剧院“5G 智慧
剧院”的相关节目内容将会于年
内在互联网平台、IPTV等多个渠
道上线播出。广州大剧院线上布
局的持续深化，有望进一步“破
圈”将优质的舞台艺术内容呈献
给海量观众。

“你能想象吗？在日本的
深山里，一对夫妇说着一口东北方
言……”近日，电影《又见奈良》在广州举
行线下路演，导演鹏飞到场，并在看片会后接受了
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又见奈良》是一个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东北有一批日本遗孤，他们被当
地家庭养育长大。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部分遗孤选
择回到日本。片中的主角——奶奶陈慧明（吴彦姝饰）
便是一位日本遗孤的东北养母，她的日本养女陈丽华
某天突然断了音讯，陈慧明孤身一人前往日本，在二代
遗孤小泽（英泽饰）和日本退休警察（国村隼饰）的帮助
下开始了漫漫寻亲路。

如此沉重的题材，导演鹏飞却举重若轻，将其处理
成一部笑中带泪的电影。“我不喜欢煽情、让观众流泪，
反而希望带给他们共鸣和感动。”鹏飞说，“希望看完电
影后，观众可以珍惜身边真实的情感，珍惜来之不易的
和平。”

导演鹏飞的前一部电影
《米花之味》在奈良国际电影节
获奖后，他有机会跟电影节的
创始人河濑直美导演合作一部
电影，题材不限，但规定在日本
奈良拍摄。他说：“我当时就决
定要拍一部反战题材的作品。”
当时共有四个获奖导演角逐这
个拍摄机会，每人要在两周内
出一个故事大纲。最终，鹏飞
这个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被河
濑直美导演选中了。开拍前，
鹏飞在日本生活了八个月，走
访大量遗孤。电影中那些遗孤
的遭遇和生活状态，均在现实
中有迹可循。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遗
孤这个题材？

鹏飞：我之前知道有这样
一个群体的存在，但不算熟
悉。我看了大量跟遗孤相关的
书籍和影视材料，包括《大地之
子》《小姨多鹤》等等，发现这个
群体身上的伤痛并没有随着战
争结束而结束，反而一代一代
传下来。而他们的中国养父母
是一群真正心怀大爱、实践人
道主义精神的人，敌人前脚刚
走，他们后脚就把敌人的孩子
抚养成人，真的非常伟大。我
记得当时看了一位养母的专
访，她的孩子后来回到日本去
了，她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日
本看看孩子，如果找不到他，至
少可以看看他们的故乡是什么
样子的，但实际上很少养父母
能做到。我想用电影的方式替
他们圆梦，《又见奈良》便拍成
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羊城晚报：寻访遗孤的过程
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鹏飞：我们找到的大多是
二代、三代遗孤，一代遗孤比较
少。一是因为一代遗孤年纪都
比较大了，二是因为他们回到
日本之后大多都住在偏远的村
子里。我们后来终于在一个遥

远的村庄里找到一对一代遗孤
夫妇，我先见到了老太太，用中
文对她说“我从北京来的”，她
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中央终
于有人想起我们了！”她拽着我
的手往田里走，朝她丈夫喊道：

“お父さん（孩子他爸），来且
（东北方言，客人）了！”她丈夫
回 应 ：“ 嘎 哈（东 北 方 言 ，干
啥）？”你能想象吗？在日本的
深山里，有一对夫妇说着中国
东北方言。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身上
仍然带着浓重的中国色彩。

鹏飞：是的。我在调研的
时候发现，如果看到某户人家
屋顶装了接收卫星信号的“大
锅盖”，基本就是遗孤家，他们
通过这个方式来看中国电视。
拜访遗孤家庭很有趣：你走在
日本的街道，走入一幢日本的
楼房，但一推开门就听到东北
小品的声音。他们还特别热
情：“吃饺子不？爱吃酸菜馅
不？外面买的酸菜不行，我们
都是自己腌的！”我把这些细节
都放进电影里了，这样更有力
量，也更有意思。

羊城晚报：片中还有一场
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戏，一对
遗 孤 夫 妇 在 家 里 表 演 了 京 剧

《智取威虎山》唱段。为什么会
设计这场戏？

鹏飞：我在调研的时候遇
到一个老大爷，聊完他的身世
之后，他拿出一把二胡唱起了
京剧。唱得不好，但他一抬
头，满脸不知是汗水还是泪
水，这让我非常感慨。电影里
唱戏的那位大姐本身就是一
名二代遗孤，她在中国的时候
学过戏曲，正好能演这场戏。
这场戏的拍摄也很有趣，大姐
的出场方式以及我们拍摄的
机位，其实都有点日本能剧
（日本传统戏剧）的感觉，但她
唱的却是京剧。

在线下路演的映后交流
中，一位观众发言：“我对文艺
片不感冒，来看之前还担心睡
着，结果并没有。”事实上，观影
过程中影厅不时传出笑声，片
中许多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节，
缓解了题材的沉重性。导演鹏
飞坦言这是他的个人风格使
然，“走访遗孤的时候，我关注
得更多的也是他们的笑容”。

羊城晚报：遗孤题材颇为
沉重，《又见奈良》却是一部观
感比较轻松的电影。为什么会
选择这样的拍摄风格？

鹏飞：《又见奈良》跟我上一
部片子《米花之味》的风格有点
像，带点儿冷幽默。我拍的第
一部电影《地下香》就很沉重、
很闷，当时就觉得这样不行，
连自己都看不下去。我更喜欢
用幽默的方式讲述悲痛的题
材。跟遗孤聊天时，他们当然
也有流泪，但我关注得更多的
是他们的笑容，虽然这些笑容
背后可能是无奈、是自嘲，也
可能是释怀。所以我在剧情之
中穿插一些有点好笑、有点荒
诞的细节，让整部作品显得不

那么沉重。有些细节也反映出
当年的历史：比如为什么片中
的奶奶会讲俄语，为什么又听
得 懂 日 语 中“ 老 师 ”这 个 单
词？这都跟过往的历史相关。

羊城晚报：电影开头用一
段动画简略交代了遗孤这个群
体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设计？

鹏飞：出了东北可能就没
多少人了解遗孤群体，我必须
先把这件事交代清楚。我也不
想用对白、独白或者字卡的形
式，最后就选了以动画来呈现，
而且不是日本动画的风格，是
我们《没头脑和不高兴》那种温
情、幽默的风格，再配上比较复
古、快节奏的音乐，跟整部电影
的氛围比较契合。

羊城晚报：电 影 里 ，吴 彦
姝 饰 演 的 奶 奶 和 国 村 隼 饰 演
的 退 休 警 察 一 雄 之 间 有 一 场
非常精彩的对手戏，语言不通
的 两 人 互 相 交 换 了 家 人 的 照
片 ，全 程 没 有 一 句 对 白 ，但 明
显 沟 通 得 非 常 顺 畅 。 谈 谈 这
一场戏的用意？

鹏飞：我觉得电影前半段

的台词太多了，但的确避不开，
于是在后半段就安排了这样一
场完全没有对白的场景。其实
剧本只有简单几句话：两个老
人孤独地坐着，平常充当翻译
的小泽走开了，两人想办法沟
通，互相交换照片。两位演员
很自然地演，里面的动作基本
都是他们自由发挥的。这场戏
拍了一次就过了，拍第二遍就
没有这个效果了。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都关
心，奶奶最终是否找到了女儿？

鹏飞：我在电影最后安排
了这样的一幕：奶奶、小泽和一
雄来到一个据说有遗孤生活的
村子里，他们在晚上走过一条
被树木遮盖的小路，仿佛进入
了一个异次元空间，然后看见
了一场日本的祭祀仪式。对奶
奶而言，这种场面是陌生的。
但我觉得她会不会突然释怀：
起码有一个遗孤回到了自己的
家乡，无论那是不是自己的女
儿。他们本应出生在这片土地
上，只是因为战争改变了他们
的命运。

对很多人而言，“日本
遗孤”都是一个颇为陌生
的群体。鹏飞形容：“他们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漂泊，
没有根。”他们像是活在夹
缝中的人：有着日本血统，
却 在 中 国 生 活 了 大 半 辈
子，促使他们回到日本的
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寻根”
观念，其语言、交际风格、生
活 习 惯 都 完 全 是 中 国 式
的。在拍完《又见奈良》之
后，该片的日本副导演对鹏
飞说，这部电影促使他重新
思考自己国家的历史。

羊城晚报：《又见奈良》
之前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映
过，有没有收到来自日本观
众的观后感？

鹏飞：很遗憾，因为疫
情的关系我没法到东京现
场，所以没能听到日本观众
的反馈。但在拍摄的过程
中，我接触到一些日本的政
府官员，他们都觉得这个题
材很好，而且愧疚为什么没
有日本导演拍。我的副导
演 是 日 本 人 ，他 比 我 更 年
轻，并不了解遗孤群体，但
拍完这部电影后，他说很荣
幸，也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
国家的历史，更觉得和平来
之不易。

羊城晚报：国内的观众
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遗孤一定
要离开养父母回到日本。在
探访日本遗孤时，你有没有
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回去？

鹏飞：有人跟我说“想知
道自己到底姓什么”，这就是
一个寻根的观念。但他们也
很挣扎，很多人最开始的想
法是在日本安定下来、找到
亲生家庭后，就把养父母接
到日本去。在那个年代，日
本的医疗会好一些。但实际
上真的有能力把养父母接过
去的例子非常少。我还遇到
过一个例子，遗孤真的把养
父接到日本治病，但养父呆
了没几个月就一直问孩子什
么时候能回家、回东北，他没
法适应日本的生活。

羊城晚报：中国养父母对
遗孤回国这件事是什么态度？

鹏飞：自从他们收养日
本孩子开始，他们就非常担
心这一天的到来。所以当孩
子知道了自己的遗孤身份、
或者有些遗孤相关的机构找
上门来的时候，他们心里咯
噔一下，知道跟孩子分离的
一天可能终于要来了。但中
国养父母的大爱在于，当年
他们愿意收留孩子，当孩子
长大、要离开，他们也愿意放
孩子走。

当代杂技剧《化·蝶》进行“8K+VR”录制
年内上线互联网平台

《又见奈良》讲述中国养母与日本遗孤的感人母女情

导演鹏飞：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珍惜和平，养父母体现人间大爱

举重若轻，用小小幽默化解沉重

一部电影，为遗孤的养父母圆梦

【关于电影】

【关于风格】

【关于遗孤】

导演鹏飞（中）

永濑正敏饰演其中一位遗孤

小泽与奶奶一起寻亲

退休警察一雄（国村隼饰）
帮助奶奶寻找女儿

想用轻松的方式
拍摄沉重的题材


